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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春天，贵州南部的一个偏远小
镇，群山环绕的天然喀斯特洼坑里，迎来了
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的破
土动工。

后来在此建成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天眼”。这个
偏远小镇便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
克度镇。

种下一颗“星空”的种子

“天眼”的开工，让藏在大山里的克度
镇一夜扬名。

改变或多或少地开始发生。老百姓陆续
搬迁，住进新房子，大人们谈论着未来的发
展，孩子们则对神秘的“大锅”充满好奇，
比如刘章韬。

刘章韬是克度镇土生土长的布依族孩
子。“天眼”开工时，他上小学五年级，有
一天走进学校，发现围墙上多了一幅宣传
画，上面用白漆刷了一排大字：“500米口径
射电望远镜选址克度镇。”

“50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墙上
的字刚劲有力，刘章韬一个字一个字念过
去，大脑却一片混沌。射电望远镜是什么？
500 米口径到底有多大？选址克度镇意味着
什么？只有十多岁的他，无从得知，也无法
理解。

直到初中，班主任在课堂上跟大家描述
“天眼”的样子，刘章韬才逐渐对它有了具体
的认识：哦，原来射电望远镜并不是自己印象
里那种筒状的、有镜面的望远镜，“天眼”也并
不是靠“看”，而是靠“听”去探索宇宙。

“天眼”是怎么工作的？又是怎么去
“听”那浩瀚无垠的宇宙的？一个又一个问
题接二连三地浮现在少年的脑海中。

与所有渴求知识的孩子一样，为了解开
盘旋在脑海中的谜题，刘章韬找寻一切学习
的机会。平塘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各方面
资源有限，学校图书馆里与天文相关的书籍
很少，刘章韬把能看的都看了。家里没有电
脑，功课又紧张，上网的机会不多，他只能
尽可能抓住机会多了解一点。

有一次，他无意间发现了电影《星际穿
越》。一般来说，同龄人都会为电影里的视
觉特效而着迷，但吸引刘章韬的却是电影里
涉及的天文理论。他并不太明白那些理论的
具体内容，但隐约意识到，用物理学研究天
体，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而自己想做的事就
是去研究这些深奥的理论。

对于身处偏远贫困地区的布依族少年来
说，这样的想法，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别
说天文学家，在“天眼”建设之前，平塘连
一名天文老师、一堂天文课、一架天文望远
镜都没有。可刘章韬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
能的。毕竟对于许多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
当地老百姓来说，有谁又能想到，能与宇宙对

话的“天眼”有一天会出现在自己身边呢？
事实的确如此，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2016年 9月，刘章韬考入平塘县民族中

学，二十几天后，“天眼”竣工了。虽然还
有几天就是国庆假期，但他迫不及待地约了
几位同学一起去看。

几个孩子雀跃着，禁不住地激动，尤其
是刘章韬。尽管多年来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样
子，但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站在“天眼”
面前，眼前的一切还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
震撼。

“巨大的天线上有许多小块拼接在一
起，上面有三个六边形图案，带着图案的表
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一种特殊的美
感。”那般从未见过的恢弘与壮美，刘章韬
觉得自己能记一辈子。那一刻，他也更坚定
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以后一定要学天文。

天文科普如火如荼

不只是刘章韬，“天眼”的落成在平塘
掀起了一股天文热，尤其是在学校里。2017
年 5月，平塘县民族中学开天辟地地成立了
天文社。刘章韬也报名参加了。

平塘县民族中学是平塘县唯一的高中，
在校生 6000 多人，90%以上是少数民族学
生。天文社招新时，有 600 多人前来报名，
相当于有 1/10 的学生报了名。由于名额有
限，最后只录取了四十几个学生。

看到报名者这么踊跃，平塘县民族中学
的地理老师杨柱飞和语文老师任川贵感觉自
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们是天文社最早的
两位发起人，杨柱飞是苗族，任川贵是布依
族，一个“80后”，一个“90后”。

一聊起天文，杨柱飞的语速就变得很
快，有说不完的话。2008年毕业于贵州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专业的他，心中早早就埋下了
对天文的热爱。因为工作调动，他来到平
塘，正好赶上了“天眼”项目的建设。

“人的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
如今，机会已经送到我们面前了，必须得做
点什么。”每次谈到成立天文社的初衷，杨
柱飞身上总有一种使命感。

杨柱飞和任川贵的想法得到学校的大力
支持。虽然条件有限，学校还是扶持社团购
买了一些天文方面的书籍、设备，其中包括
2 架天文望远镜。加上县城里一位天文爱好
者捐赠使用权的天文望远镜，社团目前总共
有 3架天文望远镜。这样的设备，放眼贵州
全省，专业度都算得上很高了。

硬件上去了，软件也得跟上。
天文社每周定期开展一次活动，内容包

含天文基础知识讲解、望远镜拆装实操、户
外观测、专家讲座等。

老师们特别鼓励学生自主授课。同为布
依族、和刘章韬一起加入天文社的同班同学
邓国滔，曾任天文社学术部部长，就负责自

主授课这一块：“同学们积极性都很高，大
家自己搜集材料，自己做PPT上台演讲，有
人讲太阳系八大行星，有人讲黑洞，有人讲
恒星的生命，课堂气氛活跃而热烈。”

自主授课充分激发出学生对科学的好奇
心，户外观测则打开了大家瞭望世界的又一
扇窗。

天文社成立后，第一次组织户外观测是
去归兰山露营观月。邓国滔小时候特别怕
黑，但那次从望远镜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表
面凹凸的月亮。“好神奇，跟在课本上看到
的感觉不一样。那么近，好像就在眼前，伸
手就能碰到，神秘又美丽。”

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学习和观测中，同学
们被浩瀚的星空和宇宙所深深吸引，立志去
探寻那些未知的神奇与伟大。而在一次次活
动中，杨柱飞和任川贵也更加坚定“兴趣与
好奇就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这一信念。

“天文看似对考试成绩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却帮助大家打开了世界观和宇宙观。
尤其对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
孩子来说，天文让大家拓宽了眼界和格
局。”任川贵说。

以前，平塘的学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
和天文有关的比赛、活动，也很少去外面交
流，更不用说见到什么天文学家、科学家。

“天眼”落成后，经常有国内外的天文
学家、科学家来访。物理学家杨振宁来了，

“脉冲星之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贝尔来
了，英国国家航天中心主任安努·奥吉哈来
了，中科院院士武向平来了，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首席科学家胡景耀来了……他们不仅来
看“天眼”，也走进学校，给学生、老师、
干部等开设讲座，普及科学知识。

2017年10月，杨振宁到访“天眼”时特
别提到，平塘要在“天眼”带来发展机遇的
同时，抓好青少年对天文科普知识的普及教
育，激发他们对学习天文科普知识的欲望。

这几年，依托“天眼”，平塘建立了
“中国天眼”少儿研学基地，配套完善系列
活动功能，以“中国天眼”、天文体验馆、南仁
东纪念馆、航空航天馆等为重点，设计精品课
程，创新推出天文研学产品。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自“天眼”竣工以来，每年也都要在平塘
和贵州省其他地方举行天文科普活动。

改变一代少年的人生轨迹

在“天眼”的影响下，在天文的拥抱
中，平塘学生走出去的脚步快了起来。

2018年，刘章韬、邓国滔等天文社成员
首次代表平塘，参加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
克竞赛，创下平塘历史上第一次有选手参加
全国天文奥赛的纪录，并且取得全省第二、
第六的成绩。

2018年，天文社选派 5位学生代表，同
来自海内外的 700 多名优秀青少年学生，参

加在贵阳举办的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
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一个论坛上，刘章韬作
为平塘县学生代表，与来自贵阳和美国的两
位中学生，分别做了天文学、生命科学、人
工智能方面的主题演讲。

2019年，天文社成员王五四再次代表平
塘参加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一路进入
复赛，最终获得“小荷奖”。当时，是北京
天文馆馆长朱进给他颁的奖。

在朱进看来，“天眼”给平塘的天文科
普教育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天眼”落成
不久后，他就在一次会议中向贵州省有关领
导提议，应该在平塘开设天文课。

2017年8月，平塘县选了20多个中小学
校作为试点，邀请北京天文馆、天津科技馆
的4位老师，对教师进行一周的教学培训。9
月份，这些学校便开起了天文课。经过几年
推进，截至2020年秋季，平塘县已实现中小
学、幼儿园天文科普教学全覆盖。

“现在不少学生把时间都花在校内的几
门课上，只关注跟前的、身边的东西，这些
是远远不够的。天文关心的是更远的东西，
可以让孩子对未知保持好奇。这些对人类的
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广天文教育的专
家，朱进始终认为，学过天文和没学过天文
的人，整体上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如果一个
地方有很多人学过天文，则会和别的地方呈
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这种不一样，平塘已然发生。
“天眼”将天文带入平塘青少年的生命

里，悄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2019年，刘章韬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

学，就读物理与天文学院。邓国滔也考入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类专业。据平塘县
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9年，
平塘共有5名学生考取天文学类专业，493名
学生考取生态、地质、环境、能源类专业，
他们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

“我想，‘天眼’对于少数民族孩子的影
响，就是在我们心中种下一颗关于科学、关
于梦想的种子。这颗种子静静地在我们心中
发芽，默默地影响我们，并将伴随我们的一
生。”刘章韬说。

如今，刘章韬最崇拜的人是天文学家南
仁东先生。南仁东放弃国外高薪，回到祖国
工作，将人生最后 20年全部投身到“天眼”
的建设，克服一个又一个苦难，呕心沥血，
最终建成了领先世界的国之重器。更令刘章
韬感动的是，身为一位大科学家，南仁东还
始终关心着最贫苦的人们，自己出钱资助了
好几名大山深处求学的孩子。

从山里走出来的刘章韬也想成为那样的
人。他深知现在的自己和目标还有很大差
距，但他一直在不断努力提高自己，想尽一切
办法，找到身边优秀的人，向他们学习。

“对于未来的规划，我打算竭尽全力地
学习，将来从事天文研究。现在的目标是争

取读研，之后出国读博，学习国外先进的
天文知识，再回国为祖国的天文事业贡献
力量。”

在刘章韬、邓国滔以及更多平塘少数民
族孩子的心里，那颗叫做“星空”的种子，早已
长出挺拔的枝干，准备迎接凌云的未来。

在平塘的几天，我一直在寻
找“中国天眼”给这座县城带来
了哪些影响。

一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一跃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

“天文之城”，驶入发展的快车
道，一定有些什么在急剧地发生
变化。

路变得更宽了，楼起得更高
了，发展的机会更多了，这些都
是肉眼可见的。还有不可见却更
为深远的，是人们看世界的眼光
不一样了。

平塘位于山高林密的黔南地
区，有近60%的少数民族，以布
依族和苗族居多。这里的很多老
百姓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突然
之间身边多了一个可以和宇宙对
话的“中国天眼”，天地一下就
被打开，浩瀚的世界扑面而来。

好奇心和探索欲是人类前进
的永动机，它们不分民族、性
别，但是却存在年龄阶段的差
异。科学证明，儿童阶段是最具
有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随着年龄
增长，好奇心和探索欲也逐渐减
退，而天文恰恰是最需要好奇
心，也最培养探索欲的。

平塘的孩子是幸运的。“天
眼”将天文带入他们的生命里，
让他们懂得仰望星空，有热情去
探索未知，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
过的路。我深信，将来的某一
天，他们中间将走出天文学家、
航空航天专家，还将涌现出一批
天文老师、天文科普工作者。他
们中间会有汉族，有布依族，有
苗族，有毛南族……不同民族的
人因为共同的追求走到一起，而
平塘也将因此成为一个天文人才
之城、天文科普之城，为国家的
天文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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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孩子们在平塘国际天文体验馆体验
“穿越黑洞” 刘朝富摄

▲孩子们在平塘国际天文体验馆体验
“穿越黑洞” 刘朝富摄

▲在平塘国际天文体验馆参观的孩子
刘朝富摄

▼2018年，刘章韬在贵阳举办的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演讲 受访者供图

▼平塘县民族中学天文社观测活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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